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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演戏的时候， 潘虹

的生活很规律。 每天 7 点多

起床，按时一日三餐素食，不

追剧也不玩手机，看看书，晚

上 10点多便上床睡觉。但演

话剧这段时期， 她下午四五

点钟就会到剧院，换好服装，

化好妆。 而晚上 9 点才是她

要登台的时间， 在这段等待

上场的时间， 她有时会溜达

到后台门外呼吸新鲜空气，

有时会走到舞台侧幕观看其

他演员的表演。“有几场戏，

我很喜欢的戏。 我真是很佩

服马俊丰导演的才华和功

力， 他把每个角色的分寸都

拿捏得很到位。 ”

每场演出结束后， 潘虹

回到后台化妆间， 卸去银白

发套， 将自己的黑发随意扎

在脑后， 换上一身轻便的休

闲装，戴上一顶棒球帽，看上

去完全不像一位迈入古稀之

年的人。 后台门口围着很多

粉丝， 她在细雨中耐心给他

们一个个签名， 并像老朋友

一样和大家打招呼， 完全没

有明星架子。

这些粉丝当中很多人已

经追随潘虹多年， 有些年轻

观众的父母也是潘虹的影

迷。 他们从全国各地千里迢

迢赶来， 有人还买票连看多

场，这让潘虹特别感动：“一

代观众会淘汰一代演员，但

幸运的是， 这些观众对我始

终不离不弃， 就像家人一

样。 ” 她心疼粉丝花太多钱

买很多场票， 还自掏腰包请

一些观众看戏。 “他们都是

普通的打工者， 生活上很节

俭， 却把省下的钱买票来看

你这个舞台上的老太太，你

怎么能不发自内心去对待他

们？ ”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

潘虹，对舞台演出偏爱有加，

无论是话剧，还是戏曲，她都

经常去看：“只要是舞台，我

都喜欢。 我愿在剧场里做一

个忠诚的观众。 ”

相比自己在电影中扮演

的各具光彩的不同角色，潘

虹承认这些年电视剧找她的

多是一些婆婆妈妈的雷同角

色，对此她也有些无奈：“每

个家庭鸡零狗碎的事情不都

一样， 但这类题材的创作有

些趋同，限制也很多。我到现

在还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新颖

又能跟观众完全共情的老年

角色。 ”

潘虹现在接戏不多，对

剧本精挑细选， 生活也处于

一种特立独行的状态。她说：

“人生的每一种选择， 都不

可能没有代价。 或者说命中

注定你的人生经历， 最后也

决定了你的生活状态。 我不

觉得自己一定要去服从很多

东西， 也不用在乎别人认可

与否，只要自己活得自信，内

心足够强大， 就可以天天很

快乐。 ” 她说，自己现在就很

快乐。 据北京晚报

其实最开始， 潘虹对于出

演话剧《繁花》第二季是拒绝

的。 她很早之前就看过原著小

说，觉得烟火气特别浓，形形色

色的人物、场景、对话、细节，都

写得非常有质感。 “我喜欢这

个小说里的文化氛围和语境，

因为我是上海人， 我深深热爱

着这块土地， 所以看到其中记

载了很多曾经的青春回忆时，

会激动不已， 也觉得特别亲

切。” 但潘虹同时认为，《繁花》

很难改编成舞台剧， 它太繁杂

了！ 有 100多个人物，是一个碎

片式的众生相。 而且“不响”才

是这个作品真正的主角， 在舞

台上怎么演呢？所以，当马俊丰

导演给潘虹发出邀约时， 她并

没有答应。

不过， 潘虹也很好奇马俊

丰到底会怎样把《繁花》搬上

戏剧舞台。于是，她自己偷偷买

了票，去看了话剧《繁花》第一

季的演出。“看完以后，我有点

傻了， 我完全被它的形式震撼

到了！ 我觉得很难有导演可以

主宰这么复杂的空间， 但是马

导做到了，真是太难得了！他在

舞台上为每个演员都挖出了一

条‘渠道’ ，让他们的生命和情

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20 世

纪 90 年代的交替当中自然流

淌出来，一切都浑然天成。我觉

得这就是年轻导演的才华，给

了我莫大的信心。 ”

看完演出当晚， 潘虹和导

演在剧场里的贵宾室聊到了次

日凌晨两点， 但她依然没有决

定出演《繁花》第二季。 潘虹坦

言，《繁花》第一季，已经把原

著当中的“硬菜” 基本全吃光

了， 到第二季只剩下 “汤汤水

水” 了， 怎么满足观众的期待

呢？ 黎老师这个角色在书中篇

幅很少，只是一个陪衬的角色，

即便删去也影响不了剧情，所

以潘虹还是有些抗拒：“到了我

这个年龄， 没有必要冒险去做

不值当的事情。 ”

马俊丰没有回避潘虹提出

的任何问题， 而是以极为真诚

坦率的态度和她深入探讨，最

终打动了非常谨慎的潘虹。“他

的真诚和才华打动了我， 也赢

得了我的信任。 ” 在潘虹看来，

黎老师这段独白， 也可以处理

成呐喊或者控诉的状态：“但导

演一直要求我打破自己的框

架，内心还要更强大，而外在要

更柔软， 这样观众才能感受

到。” 马俊丰导演还让潘虹尝试

用“破音” 的方式说出某些台

词，达到更强的感染力。

每次排练， 马俊丰都会跟

潘虹不断沟通表演的细节处

理。 正式演出时，潘虹每一场上

台， 马俊丰都会站在侧幕旁看

着她。 潘虹演完下场时，也会第

一时间去寻找马俊丰的眼睛，

“看到导演冲我点头表示满意，

我心里就踏实了。 因为他懂我，

我也懂他， 这种默契太难得

了！ ” 潘虹笑道：“不过导演一

直没有放过我， 也可以说是没

有放过黎老师这个角色。 直到

现在，我们每一场演出之后，他

还在细调我的表演， 他觉得还

有进步空间。 ”

话剧《繁花》第二季每场演

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 灯光昏暗

的舞台上， 都会出现一张搭着破

旧绣花帐子的老床， 旁边坐着一

位身穿灰色衣服、披着素色披肩，

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她就是潘虹

扮演的黎老师。 角色的强大气场

深深吸引着每一位观众。

黎老师是一位眼盲老妇，独

居在复兴中路一幢法式老公寓

里， 屋里的霉气以及破烂帐帷沉

默地诉说着她的落魄。 她曾经历

太多悲欢离合， 丈夫是一名地下

工作者，却在“黎明” 前牺牲。 她

孤寡一人， 最大的愿望是离世后

能与丈夫和朋友欧阳先生在阴间

团聚，荡荡马路，喝喝甜酒，一如

当年。阿宝为她带来的“喜讯” 是

“欧阳先生没有死” ，这让她陷入

了更深的无奈和绝望。 面对着人

生最后的听众阿宝， 她用满口吴

侬软语哀叹道：“做人多少尴尬

呀！ 桃花赋在，凤箫谁续。 ”

潘虹 20分钟的大段独白，感

情极为饱满，层次细腻丰富，动情

之处竟有着越剧吟唱的韵律，令

人震撼。 最后她喊出“阿宝，再会

了！ ”退下场时，观众席爆发出热

烈和感动的掌声。这一次，掌声不

仅给潘虹， 也是给她的角色黎老

师。

“每次听到掌声，我心里都

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激。 在这

个空间里， 我一次又一次走近他

们，跟他们交流。 ”接受记者采访

时的潘虹， 依然饱含着情感，她

说：“黎老师把自己的一生讲给

阿宝听，我也把观众都当作阿宝。

我们是彼此的聆听者， 我们互相

都想成为彼此。 观众给予了我所

有的信心，这是一种新的生命，新

的认知。 ”

大多数人想到潘虹， 都会想

到她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但马

俊丰导演却是在看《繁花》小说

中写到黎老师 “白头发抖了一

抖” 时，忽然心中一动，想到要请

潘虹来演这个盲妇。在潘虹看来，

这“抖了一抖的白头发” ，其实是

一代人的符号：“她们从青春走

到了衰老，又走到了生命的终结，

无儿无女， 剩下的只是高洁的灵

魂和残存的一点记忆。 ”

潘虹身上带有一种不被任何

时代淹没的气质， 她也常常为自

己扮演的角色赋予这种稀缺的质

感。 即便黎老师这个人物双目失

明，行动不便，孤苦伶仃，但仍有

一种精神贵族的风骨。 她说：“我

觉得黎老师是一个稀有动物，也

像是一棵大树， 有着一圈复一圈

的年轮， 写满了人生所有的苦难

和经历，也有她的幸福和青春。年

龄对她来讲，是可以炫耀的东西，

我甚至认为她从来没有衰老过。

她是不朽的， 在她身上记载了这

个城市的厚度。 ” 而潘虹自己，又

何尝不是这样一位可以将年龄作

为炫耀的“稀有动物” 。

“抖一抖白头发”

她气场十足

年近七旬的潘虹再登舞台出演话剧《繁花》第二季

在年近七旬的潘虹灿烂辉煌的演艺生涯中，话剧演出屈指可数。 上一次还是二十年前在明星版话剧《雷

雨》中饰演繁漪。 前不久，她在温方伊编剧、马俊丰导演的话剧《繁花》第二季中饰演了进入暮年、双目失明

的黎老师，堪称剧中最让人惊艳的角色。 仅仅二十分钟的一场戏，她淋漓尽致、一气呵成的表演，不仅演尽了

一个女人的一生，也演出了一个城市的底色，一个时代的荒凉。

原本以为扮演了很多孤傲气质人物的潘虹，生活中也会比较高冷，没想到她非常平和谦逊，平易近人，接

受记者采访时，畅所欲言，流露出对角色、对艺术、对观众的深厚情感。

“黎老师” 是一个稀有动物

遇到这部戏是演员的幸运

内心强大就可以天天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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